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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宗族养老是扎根中国大地、浸润中华文化、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以尊上敬上文化为本的

宗族文化为宗族养老的形成提供了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得以开展的根基；宗族习俗从“礼”的层面明确了宗

族养老的规范要求和责任担当；宗族成员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的开展，实现了宗族互助养老

网络的联结；多样化的宗族养老项目相互补充有助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推进宗族养老的完善，形成具

有浓郁文化性与民族性的宗族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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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宗族是在父系继嗣关系基础上沿着父系亲族

单向生发的群体和组织，是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
的结合，也是“一个福利共同体”［１］，宗族运用自己
的力量、按照自己的运作方式为族群内部成员提
供力所能及的福利，在传统社会福利供给中扮演
了重要角色，宗族福利的供给一直流传到今天社
会里。因此，这就需要分析宗族福利的供给何以
能够绵延数千年而不衰，宗族福利的供给与其所
赖以生存的那个社会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福利研究
“文化转向”的深入与拓展，宗族福利作为传统社
会福利文化的重要产物，开始为越来越多的学者

所关注。
何为宗族？《尔雅·释亲》解释为“父之党为

宗族”，意思是“父系亲族关系的群体”，是在“父系
家长制”基础上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班固在《白
虎通》中把“宗”解释为“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
之所尊也”，把“族”解释为“凑也，聚也，谓恩爱相
流凑也，上凑高祖，下凑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
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合聚之道，
故谓之族”［２］１４。这就是说，宗族以“宗祧继承制
度”为精髓，“以拥有同一高祖血亲关系为核心、以
配偶和姻亲关系为补充，所有成员均处在一定的
长幼尊卑地位的一种人群集合体”［３］３－４，它通过建
立家法族规以及伦理道德规范等建立起了包括族

产制度、文化制度、生活制度以及帮扶制度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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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运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福利角度看，宗
族以互助的形式帮助团体成员解决物质生活问

题，表现为族人有困难“可以向族长提出申请，要
求经济资助，公财之外”，族人之间“互相照顾，如
在生产上互助，以劳力换取畜力、种子；逢红白喜
事，做无偿的人力帮忙；富裕族人给予贫穷者粮
米、药材、棺木等”［４］２，这便构成了宗族的福利内
容。费孝通发现，宗族是“承担生育、政治、经济和
宗教等复杂社会功能的事业组织”［５］４２－４４。因此，
宗族福利是其社会功能的体现，他通过提供物质、
服务等项目满足族内民众基本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而进行的非正式制度安排。
养老是宗族福利制度的重点，宗族福利制度

虽然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但尤以养老福利为主。
毕天云等从历史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宗族养老主
要体现“制定赡养老人的族规”“为族内贫困无依
老人提供生活资料保障”“宗族内部不同家庭之间
互助养老”以及“为族内的贫困家庭提供丧葬支
持”等四个方面［１］。高和荣等通过对闽南地区民
国以来的民间养老互助形式的考察后指出，宗族
养老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发展起来的互助
养老形式”，表现为“以过继和孝子会为主的宗族
型互助养老”［６］。干咏昕通过对历代民间互助养
老制度的梳理后指出，“血亲宗族为农村贫困、孤
寡老人提供了可望可及的福利供给”，如汉代宗族
内部的“振赡匮乏”、北宋时期的“义庄”等［７］。有
学者认为，“义庄”作为我国古代宗族养老的主要
载体，是建立在“义田”经济之上的养老安排，他拓
展了家庭养老的范围，从更大层面上为老年人的
生活“提供了保障”［８］。
然而，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宗族养老制度的类

型划分和模式结构分析，停留于对宗族养老制度
的表现形式和运行方式描述，未能从这些制度和
模式中挖掘传统宗族养老制度所浸润的文化性和

社会性，以此剖析中国宗族养老得以存在的社会
基础与当代价值。这就需要对宗族养老所内含的
宗族文化、习俗及场域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
养老等福利供给中的作用进行探索，揭示宗族养
老制度的运行机理和文化民族特质，形成对这种
现象存在根基的有解释力的阐释，为完善中国特

色养老保障事业提供有益的启示。

二、文化嵌入性：宗族养老制度
的根基

美国社会福利史学家赖比（Ｊａｍｅｓ　Ｌｅｉｂｙ）指
出，社会福利的出现与发展必然是“回应了某种社
会、文化、政治与经济环境，且被此环境所模
塑”［９］。可见，文化在某种福利制度建构中发挥着
决定性作用。按照这一理解，宗族文化是宗族养
老得以产生的根基，宗族养老制度一定被各宗族
的文化所形塑，是宗族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
为宗族养老的运行提供精神内核。
第一，宗族文化是养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宗族文化是宗族组织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包

括价值、理念、意识等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制度规
范与实践活动的总和。宗族是与家、家庭等有关
的组织及群体。东汉的班固认为，宗族是一个以
祖先崇拜为理念而建立的同姓父系氏族组织，祖
先崇拜是宗族及宗族制度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宗族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尊上敬上文化，这种
对祖先崇拜的情感进一步演化为对宗族继承人

（即宗子、嫡长子）的敬意，并通过衣食住行、生老
病死、养老送终等日常生活行为表现出来，因而
“对长辈及老年人提供物质供养”就成了宗族文化
的应有之义，是养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礼
记·大传》有言：“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
也”，以族人对宗子的尊敬作为维系宗族成员与祖
先之间关系的桥梁。因此，宗族制度中“宗”是“最
根本的特征”，目的“在于确立男系祖宗与子孙的
传承关系，包括父子世袭及其相关的兄终弟及等
形式”［３］３。在宗族内部，嫡长子一系可以继承祖
先在宗族中的尊长地位，率领其他宗族成员进行
祭祀活动，这就逐渐演化成为对宗族内尊长者的
敬意，有助于促成敬老养老观念的认同和养老行
动的产生。
第二，宗族文化有助于互助养老方式的建立。

宗族文化以尊上敬上为行为准则建立起严格的尊

卑长幼次序，形成族人对尊长者的服从，表现为
“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２］１３，老年人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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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群体中就有可能成为各个层次的“大宗”，越老
的人员就越有可能获得最高的“大宗”，在这种文
化影响下自然就形塑出族内成员的敬老养老文

化。例如，《尔雅·释训》认为“善事父母为孝”，将
赡养老人的行为统称为孝。其实，孝起源于对祖
先的崇拜，周代伦理就倡导“孝以对祖”。此后，孝
从先祖崇拜出发逐渐演变为对父母的孝养。为了
强化这一文化，孔子将敬上、敬老的“孝”作为人的
首要品德，倡导对父母不仅要养更要孝，把孝而不
是养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今之孝者，
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
语·为政》）从而实现了孝与礼、孝与养的有机集
合。孟子等人则将家庭及宗族的孝扩展至国家，
主张“以孝治天下”，这为尊老养老风尚的形成提
供了文化基础。他要求子女在父母年老时须承担
赡养义务，这不仅促进家庭内部“养儿防老”观念
的践行及其赡养活动的出场，而且产生了以“吃转
饭”为代表的家庭养老制度的安排，从而确立了父
子之间的养老秩序及其养老权利义务关系。不仅
如此，肇始于家庭内部、体现孝道与孝行的养老行
为延伸到家庭外部的同宗族人，有助于族人间互
助养老的建立。
第三，宗族养老的施行强化了宗族养老文化。

宗族养老网的形成不仅与“孝道的亲族性外延密
切相关”，而且通过吃转饭、过继和招赘等宗族互
助养老活动的施行，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建立起
了父辈与子辈、父辈与宗族内部侄辈之间的养老
互助关系，将孝文化拓展至宗族范围，进一步强化
了宗族内部对父母和长辈的认同。以“过继”养老
文化为例。家庭作为宗族的基本单位，当家庭没
有子女特别是没有儿子因而无法进行养儿防老的

情形下，就形成了一种过继别人特别是族内其他
家庭的儿子以开展养老的文化形式。他是针对宗
族内部无子户或户绝的家庭为实现有子养老送终

的目的，在宗族内部的侄子一辈中按照亲疏远近
和一定的规则挑选合适的养老义务人和财产继承

人的文化方式，由此形成过继养老文化的社会认
同。这种通过在同一宗族内部由近及远地挑选嗣
子、取得宗族认同、重新修订族谱等将宗族养老文

化要义深深地印刻入每个族人的记忆，强化了养
老文化在宗族内部的广泛认同，有助于宗族养老
目标的实现。

三、习俗嵌入性：宗族养老制度
的建构

习俗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

风俗，表现为各种各样的仪式或规定等。它是文
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因而不同于观念意义上的文
化，是对文化在日常生活习惯中的表述。在宗族
范围内，它将宗族活动和宗族生活转化成为一个
又一个过程、仪式、符号和象征等，形成有利于宗
族养老规范形成以及养老活动开展的行为方式。
因此，习俗嵌入性就是文化嵌入性的具体化与生
活化。
第一，宗族习俗内含尊老敬老养老成分。祭

祀和节庆是宗族最重要的两项活动，节庆中也伴
有祭祀活动，他们通过一系列仪式和规范以表达
对祖先的崇拜。《左传·成公十三年》写道：“国之
大事，在祀与戎。”这里的祭祀活动作为关乎国家
安全的重要事业而存在。西周时期，周公按照“亲
亲、尊尊、长长”原则建立宗族内部嫡庶和大宗小
宗关系，实质上是确立了宗族内部尊长者的优势
地位，反映在宗族祭祀过程中则为宗族内嫡长子
一系率领宗族其他成员在宗祠进行祭祀祖先的活

动，其中，嫡长子一系为大宗，其他则为小宗。嫡
长子在祭祀中所享有的地位意味着他也要承担作

为长子应尽的孝老敬老养老义务，并通过赡养老
人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宗族地位。另外，一般将高、
曾、祖、迩四世祖先的牌位置于宗祠之内，实行始
祖永远居于祠堂神主之位供奉于正面、其余四代
祖先按照昭穆之序依次排列原则进行牌位供奉。
嫡庶之分与昭穆之序形成宗族祭祀的大原则，是
尊长者尊崇地位的强化，对宗族敬老养老风尚的
形成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为宗族养老的开展以及
宗族养老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第二，宗族习俗有助养成尊老养老风尚。祭

祖是宗族习俗的重要载体，一般在每年的清明、中
元和立冬（或冬至）举行，由宗子或族长作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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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备齐“水草、陆产、小物、三牲、八簋、昆虫
及草木之实”等，率领全体族人特别是男性族人
“整肃衣冠”齐集宗祠，祭拜时按照尊卑长幼次序，
尊者、长者列于队伍之前，幼者居后，“以别父子、
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分批次向祖先进行
跪拜致礼。此时，以尊长者为敬的敬老、尊老风尚
在列队跪拜的族群中一览无遗。不仅如此，祭祀
结束后宗族内部大多举行“饮福”，所有族人或族
内男性按照辈分和长幼次序、以北为尊落座，遵循
原则落座，所有酒菜须在长者带领下食用，以强化
宗族成员间“尊卑伦序”关系，彰显宗族习俗中对
于尊长者的推崇地位，形成“有利于养老的正向激
励”［３］４７－５１。正如《礼记·祭统》所言：“祭者，所以
追养继孝也。”“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此时，
祭祀就内化为敬老养老活动的一部分，通过祭祀
活动凸显敬老养老责任，落实尊老养老义务，为宗
族养老制度的建立提供生活基础。
第三，宗族习俗推进养老规范的建立。宗族

习俗中有很多有助于养老规范建立及养老活动开

展的部分，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过继制度。按照
习俗，过继包含申请—立继—订立文书—宴请等
几个阶段。宗族内部没有儿子养老或没有传承宗
祧的家庭均可向族长申请过继，依据“从亲兄弟之
子开始次从昆弟，次再从昆弟，次及本房，次及本
族”顺序［１０］，遵循“独子不继”、“长子不继”、异姓
不继、尊卑不等不继等原则，在同一宗族内部由近
及远挑选符合条件的下一辈男子。当然，如果在
宗族内部无法寻到合适过继人选，清朝中后期允
许被继承人采取“择爱”或“爱继”方式，从远房亲
属或外姓侄辈中挑选人选。待过继人选确立后，
由族长或族内的尊长作为主持人和见证人，召集
过继家庭与被过继家庭订立过继文书，载明“过继
主持者、过继原因、过继方式、结语以及立约和过
继参与者画押落款”等事项，以彰显过继的正规性
与“合法性”［１１］。同时，敬告神明，将被过继者姓
名写于过继家族的族谱中。当然，对于宗族内部
那些不赡养老人的儿子或继子等，族长可以召集
族尊对其进行规劝或按族规予以“除籍、责板、罚
谷、告官”等惩治［３］１５１－１５２，从而以宗法力量促使他
们履行赡养老人的义务。这里，习俗为宗族养老

的开展提供了保证，赡养老人就是宗族习俗在宗
族养老制度中的再现与强化，为宗族养老制度的
开展提供了规范。

四、场域嵌入性：宗族养老网络
的形成

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并在特定空间

的集合，血缘关系具有天然的亲近性，这种亲近性
在地理空间上呈现出聚族而居景象，即同一宗族
以宗祠或祖宅等为中心进行集中居住，这就形成
了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互嵌入情形。
首先，宗族居住形态有助于互助养老方式的

产生。宗族居住形态是宗族成员间关系的反映，
在中国，聚族而居早在商代的中原地区就出现了，
呈现出北方宗族在数量和规模上远胜于南方地区

的状态［４］４９。两宋以来，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南
方地区的宗族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出现了南多
于北现象，这与南方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中央
政府统治范围、远离城市场域不无关系。钱杭等
人认为，宗族主要聚居乡村，体现了“中国农村社
会结构的历史特征”［１２］。这种聚居在乡村、外部
资源难以获得的居住形态不仅有利于成员之间生

产上的相互帮助以及生活中的相互照料，借由群
体（宗族）的力量抵御生活风险，建立宗族生产与
生活互助网络，而且囿于地理空间的近便性便于
子女、晚辈对父母或长辈的赡养和照料，也便于族
人之间知晓谁家子女不孝让老人没吃饭、谁家生
活困难使得老人生活艰辛、谁家老人生病在家而
没有出门活动等，进而解决宗族成员面临的养老
问题，强化宗族成员对互助养老方式的认同，促进
宗族成员互助养老的采认。
其次，宗族居住空间有助于互助养老活动的

开展。中国的宗族主要聚居于东南地区，出现大
量的“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单姓聚落
现象。弗里德曼曾经说过：“在福建和广东两省，
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合在一起，以致许多村落只
有单个宗族。”［１３］林志森等人把我国东南地区的
宗族居住空间划分为“自由生长型、整饬规划型和
集合防卫型”［１４］三种形态，以客家土楼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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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密闭的居住空间，强化
族内成员之间的互助、联结。该居住空间严格实
行长者居于正房、晚辈居于东西厢房，居住空间上
强化长幼尊卑之序，营造宗族内部互助养老氛围，
既保证老人居住在冬暖夏凉、适宜安享晚年的环
境中，也便于子女将有限的食物直接供给老人，还
方便子女进出正房照顾老人起居和亲友探望，这
就为互助养老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空间。
再次，宗族居住方式有助于互助养老网络的

联结。聚族而居的人们既是亲人又是邻里，既是
族人又是老乡，既是同一宗族的亲人，又是街坊四
邻。这种血缘融于地缘的居住方式放大了族人间
的联结效应，拓展了互助养老网络，便于养老从家
庭走向宗族，便于养老网络拓展至邻里互助养老
层面。例如，范仲淹担任杭州知府期间用其俸禄
在苏州置办的义庄和义田作为一种互助养老就把

那个地方的人们连接起来形成一个互助养老网

络，义庄和义田“兼及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
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共同相度诣实，
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１５］。相应地，宗族养老
网络拓展至整个村落。再如，民国时期广泛存在
的“父母会”（亦称“孝子会”）就以宗族成员为主，
会员范围遍及村落，他们选定宗族内部德高望重
的长辈作为会长，负责组织的运转和执行。规定
每一位会员需向组织缴纳一石米作为“会费”，会
长出租这些“会费”从中赚取利息作为“父母会”的
运作资金。当会员中出现因年老导致生活困难
时，会长组织族人依据其申请进行综合考察以确
定补助数额，如果会员家里的老人过世，其他会员
需要前往帮忙处理丧葬事宜，并向该家庭捐助一
斗米作为丧葬资金（２０１３年８月课题组赴福建龙
岩地区的调研整理而得），由此形成宗族养老互助
情形。
最后，宗族居住权利有助于互助养老观念的

强化。聚族而居的宗族聚落是宗族组织基于传统
农业社会自然经济的稳定性以及为了抵御外族入

侵而进行的居住空间安排，因此，宗族聚居程度与
宗族功能是否完备以及宗族势力的强弱有很大的

关系。宗族成员居住于此不仅享有宗族组织在生
产、生活和安全等方面保护的权利，而且作为宗族

的一分子必须承担起作为宗族成员应尽的互助义

务，尤其要遵守该宗族组织业已形成的尊老敬老
养老规定，不仅自身要尽侍奉老人、赡养老人义
务，而且要为其他宗族成员的赡养老人提供物质、
服务等帮助，甚至通过过继和招赘等形式为其他
老人承担直接赡养任务，由此构筑起包含宗族聚
落安全网在内的互助养老，不断强化宗族互助养
老意识。

五、项目嵌入性：宗族养老体系
的完善

宗族养老以宗族组织为福利供给主体，通过
“吃转饭”、过继、招赘、父母会、养老救助等，向本
族老人提供经济、物质及服务等支持以确保老人
获得基本生活需求和提高老人福利水平。例如，
“吃转饭”实现了宗族内多子家庭的养老安排；过
继和招赘通过宗族将家庭养老责任延伸至宗族内

外部地区，为族内无子户、甚至无女户家庭提供了
养老支持；父母会解决了本族成员的养老和丧葬
问题；养老救助通过宗族公共财产或个人捐赠为
族内需要帮扶的老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从而构
筑起一个覆盖全宗族老人、集物质和服务保障为
一体的宗族养老体系。
首先，家庭养老是宗族养老的主体。中华文

化讲求养儿防老，这一文化建立在父子间反哺关
系基础上以家庭为载体进行的设计与安排，将家
庭子女赡养老人作为最为质朴、最基本甚至唯一
的方式，是中华文明和伦理道德的使然。在传统
社会里养老与宗祧继承一体两面，对父母赡养是
作为儿子的无条件责任，也是其继承宗族身份和
财产的必备条件。当然，按照老人吃住方式的不
同，可以将家庭养老划分为同吃同住、同吃不同
住、同住不同吃以及吃住分离等四种形式，甚至出
现“吃转饭”这一养老形式。这其实都是家庭养老
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凸显家庭养老是宗族乃至
全社会养老的主体，在宗族养老体系中处于中心
地位，其他各种形式的养老都是从家庭养老演变
和发展而来。
其次，互助养老是宗族养老的扩大。互助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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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是宗族在家庭养老基础上为提高全族老人的整

体福利水平而进行的安排，是家庭养老的扩大与
补充。宗族互助养老的实质是一种“换工”性质，
个人或家庭通过前期的经济或劳力等方面的预先

投入作为“储备”，以换取个人或家庭在面临年老
这一风险事件发生时获得来自其他族人或其他家

庭的经济或人力补偿，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
的互助和交换行为，他包括赡养互助和丧葬互助、
物质性互助和生活照料性互助等，在活络了宗族
氛围、增强宗族内部联系之外，对族人养老水平的
提升具有重要的影响。
再次，救助养老是宗族养老的补充。宗族养

老救助作为社会救助的一部分，建立在血缘关系
基础上，是宗族组织或个人为族人建构的最基本
的安全网，是一种单向度的、无条件的保障行为。
宗族组织或其内部经济条件较好、乐善好施的家
庭以银钱接济或粮食贴补等方式为宗族内部孤寡

老人提供养老支持或丧葬补助，以此满足族内老
人的日常基本生活直至善终的需求，被救助者无
需承担任何责任。从救助对象来看，主要针对族
内孤寡老人；从救助内容上来看，多集中于物质层
面的救助；从救助水平上看，旨在满足救助对象的
基本需求。如道光年间，浙江桐乡人陆以湉效仿
范仲淹的义田赡养族人办法，针对“族中之茕独五
十以上者”按照“计日给米五合、钱十文，冬夏各给
以衣帐”的方式给予救助，以此保障族内无人赡养
的老人得以正常生活［３］５８。相对于官方养老救助
而言，宗族养老救助在保障范围上仅仅针对宗族
内老人的做法更加具有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在
我国传统民间救助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养老服务是宗族养老的体现。孔子认

为赡养老人与动物反哺的区别在于人在赡养过程

中实现了“礼”，它不再将养老的内容局限于物质
供养层面，而是倡导通过养老服务的实现，将养老
内容提升至敬老、尊老这一精神层面，以满足老年
人的精神慰藉需求。《礼记》有言：“孝有三，大孝
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这里他就将“尊老”置
于养老的最高层次。司马光在《家范》中明确了
“侍老”的基本规范与要求：清晨公鸡第一次打鸣
时，儿子就应前往父母房中嘘寒问暖，伺候父母，

出入相随紧扶，父母之命绝不忤逆等［１６］。在此，
特别强调儿女应当为父母提供周到的服务以便做

到善事父母。起源于先秦时期的乡饮酒礼是礼敬
族内老人的重要活动，按照朱元璋时期的规定，每
年正月十五和十月初一都要举行饮酒礼，举行仪
式时按照长幼尊卑的顺序依次排列开来，“其仪，
以府州县长吏为主，以乡之致仕官有德行者一人
为宾，择年高有德者为僎宾，其次为介，又其次为
三宾，又其次为众宾，教职为司正”（《明史》卷五十
六《礼十》），将宗族内部德高望重老人的地位上升
到仅次于政府官员，通过饮酒礼的施行在敬宗睦
族的同时，促使族人在生活中形成尊老敬老的
风尚。
总之，宗族养老作为传统社会养老的重要组

成部分，它以血缘性关系为基础，以地缘关系为支
撑，以姻缘关系为补充，通过多样化的养老项目建
立起的综合性养老安排，是宗族文化与习俗、场域
和项目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强烈的文化性和社
会性。其中，以尊上敬上为本质的宗族文化为宗
族养老的建设提供精神指引，是宗族养老的根基；
宗族习俗内含敬老养老的成分，从“礼”的层面明
确了宗族养老的责任和规范；另外，宗族养老与聚
族而居的宗族居住方式完美融合，实现了宗族互
助养老网络的联结；家庭养老、养老互助、养老救
助和养老服务等项目之间的相互补充，共同构筑
起了一个体系完整、功能完善的宗族养老体系，最
终形成中国特有的宗族养老体系，有效解决了千
百年来中国人的养老问题。
今天，我们讨论宗族养老，不是要否定现代社

会养老制度，不是要否定政府正式养老的地位与
作用，更不是强调政府养老与民间养老的二元对
立，而是希望通过对宗族养老的运行机理的深入
剖析，唤起政府与社会对民间宗族养老的重视，凝
聚两者的合理性，发挥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社会组
织的宗族在养老事业中的作用，彰显解决养老问
题的民族性与文化性。实际上，即便是在现代社
会宗族组织已日渐衰弱的背景下，以宗亲会为代
表的宗族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姓氏文化为
纽带，在政府正式养老制度之外，为宗亲会成员中
的困难老人提供养老救助以及增进全体成员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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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宗族养老在现代社会
的延续与转型。因此，政府在制定社会福利政策
时，应当鼓励和推动以宗族养老为代表的民间养
老事业的发展，发挥两者的协同与补充，不断拓展
养老事业的范围和内涵，构筑中国特色的养老制
度安排，为世界养老事业的发展贡献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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